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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栏目 : 敦煌学研究

　　编者按 : 20世纪初 ,在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五万多卷唐朝前后的手写本和少数刻本文

献 ,震动了国际学坛。文献数量之多 ,价值之高 ,影响之大 ,都是空前的 ,内容涉及中国 11世纪以前 (尤其是 5

世纪至 10世纪)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文学、科技、社会生活和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 ,它们不仅是中华

民族文化遗产的瑰宝 ,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敦煌在中国 ,敦煌学在世界 ,经过无数中外学人的共同努

力 ,已成为国际性的显学。但由于敦煌文献分散在中、英、法、俄、日等许多国家 ,加上各家馆藏多按流水号收

藏 ,编排杂乱 ,所以以往多是挖宝式的研究 ,对研究对象往往缺少整体把握 ,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隔阂甚至疏误

时有所见。近几十年来 ,随着英、法、中、俄所藏的敦煌文献陆续公布于世 ,为研究者系统全面地开展研究提供

了有利条件。在新的世纪 ,在资讯更为便捷的今天 ,如何把敦煌学研究推向深入 ,这是值得海内外敦煌学界认

真探讨的问题。

浙江大学作为浙江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基地 ,以其在敦煌语言文字研究、敦煌文献整理以及利用多媒体与智

能集成技术进行敦煌文献艺术的保护和复原研究方面的优势 ,成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中心之一。这一领域的

研究也是本刊的特色和今后一如既往关注的焦点之一 ,诚盼海内外学者多多赐稿 ,共同推动中国乃至世界敦煌

学研究的发展。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 : 张涌泉 教授

盛唐长安与敦煌
———从俄藏《开元廿九年 (741)授戒牒》谈起

荣新江
(北京大学 历史系 , 北京 100871)

[摘　要 ] 大安国寺由玄宗的父亲睿宗舍宅而立 ,在开元时期 (713—741)汇集了各种学派的僧侣 ,成

为长安最为重要的皇家寺院。俄藏《开元廿九年 (741)授戒牒》表明 ,开元二十九年二月 ,大安国寺僧人释

道建曾经受命来沙州主持授戒仪式 ,并宣讲唐玄宗刚刚编纂完毕的《御注金刚经》以及《法华经》、《梵网

经》。此举为长安佛教与敦煌佛教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 ,通过两地的联系 ,长安新的佛典、画样、艺文等都

传入敦煌 ,给敦煌佛教文化增添了光彩。这件文书也为我们探讨长安与敦煌的关系问题留下了更多想象

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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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an and Dunhuang in the High Tang : A Study on the Certif icate

Dated to 741 A. D.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s
RON G Xin2jiang

( Dep artment of H istory , Peki n g U ni versi t y , B ei j i n g 100871 , Chi 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uncovers t he Buddhist cult ural relations between Chang’an and Dunhuang in

t he High Tang Era t hrough the st udy of a Dunhuang document p reserved in t he Russian

Collections. The Da Anguo Si ( Great Anguo Monastery) was once t he residence of Prince Anguo

Xiangwang (later Ruizong Emperor) , who gave up t he p urple to his son Xunzong in 712 A. D.

During t he Kaiyuan Era (713 - 741) , The Great Anguo Monastery accommodated every kind of

Buddhist scholars and thus became one of t he most important royal monasteries. This certificate

shows t hat Daojian , a monk f rom the Great Anguo Monastery , was authorized to preside over the

rit ual held in Shazhou ( Dunhuang ) in 741. At the same time , he preached the imperial

commentary on the Di amond S ut ra , and the Lot us Sut ra as well as t he Fanw ang j i ng

( B rahm ajāl a2sūt ra) . This indicates t hat a cult ure bridge was set up between Chang’an and

Dunhuang , t hrough which t he newly p ublished sut ra , paintings , and articles could t ransported to

t he border city.

Key words : t he High Tang ; Chang’an ; Dunhuang ; buddhist certificate

长安是唐帝国的首都 ,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汇聚之都。当时从东亚、中亚、南亚来的佛教精

英也散布在城中大小寺庙 ,这些寺庙成为当时东亚世界的佛教中心。敦煌位于帝国的西陲 ,是一个

规模不大的城市 ,但由于地当中西交通的孔道 ,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和贸易中心。由于唐代

留存的文献中有大量产生于长安 ,而敦煌得天独厚地留下了莫高窟精美的壁画和藏经洞丰富的文

书 ,使得我们对于两地文化交往的探讨有了可能。

过去 , 我们曾经从敦煌莫高窟第 220窟贞观十六年 (642) 的题记和所绘帝王图 , 看出唐朝

初年长安的画样已经传到敦煌。另外 , 我们从敦煌保留的沙州僧人悟真大中五年 (851) 入朝时

与长安两街大德唱和的诗集写本以及《宋高僧传》卷六《唐京师西明寺乘恩传》的记载 , 得知敦

煌归义军政权对唐朝“会昌灭法”后的复兴佛法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本文主要根据新公布

的俄藏敦煌文献 , 来谈谈盛唐时期长安佛教文化对敦煌的影响。俄藏敦煌文书《开元廿九年

(741) 授戒牒》 (编号 Дх. 02881 + Дх. 02882) [ 1 ]109 - 110是一件具有多方面价值的文书 , 自 1998

年公布以来 , 尚未见到与之相关的综合性研究。笔者在所撰评介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

尼的社会生活》的文章中 , 曾提示这是目前所见敦煌最早的戒牒 , 有助于我们理解敦煌的授戒及

相关问题 ①。衣川贤次先生在所撰《唐玄宗〈御注金刚般若经〉的复原与研究》一文中录出该文

书的文字 , 主要目的是探讨《御注金刚经》的影响问题[2 ]114 - 125。除了戒牒和提到《御注金刚经》

外 , 本文书还和唐朝前期佛教律宗的传播史、佛教律仪制度有关 , 其上所印的佛像等 , 也是研究

早期印刷术的绝好资料 , 不过 , 本文主要对围绕着这件戒牒所反映的长安与敦煌佛教界的联系问

题略作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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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拙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评介》,原载《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1期 ,第 168 页 ;收入拙著《敦煌学

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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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书的录文和校订

衣川先生在《唐玄宗〈御注金刚般若经〉的复原与研究》中对这件文书做了校录 ①[2 ]10 - 121 ,给我

们许多启发 ,但也有个别文字值得商榷 ,现将原件 (见图 1)与笔者整理的录文抄出 ,并略加讨论 (为

保持文书原貌 ,录文保留繁体字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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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文衣川先生又重刊于《花园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004年第 36号 ,第 1 - 75页 ,其中第 6 - 7页的文本较《新世纪敦煌学

论集》所刊文本更佳 ,故此处以前者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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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书第 13 - 19行的上部空白处 ,有三个墨印佛像 ,刻工甚佳 ,系早期中国印刷术的遗迹 ,值得珍

视。另外 ,还有两个方形朱印 ,作坛城状 ,一个钤在授戒时间处 ,另一个钤于第 2行和第 3行的下部 ,

由于文书下残 ,只能看到印章的一角 ,从其他戒牒可以断定 ,这里是受戒者的名字所在 ,因此加印

其上。

以上据图版校录的文字与衣川贤次先生的录文不同之处在于 :

第 4行开头仅存“阎浮”二字 ,全称当是“南阎浮提”,即南澹部洲的异译。《释氏要览》卷下载 :

“阎浮提 ,又云剡部 ,即此洲名 ,在弥卢山南 ,故曰南阎浮提。”①敦煌文书 S. 6264《天兴十二年 (961)

二月八日南阎浮提大宝于阗国匝摩寺八关戒牒》中即有“南阎浮提”名[ 3 ]56。唐朝与于阗在佛教世

界中都属于南阎浮提洲 ,如《乾德二年 (964)五月八日沙州三界寺授千佛牒》(编号 Дх. 02889)开头

称“南澹部洲娑诃世界沙州三界寺”[ 1 ]109 - 110。仿此 ,本行缺文或许可以补作“提洲娑诃世界大”,空

格大致可以容纳。

第 5行“京大安国寺”:敦煌有安国寺 ,是一座尼寺 ,据李正宇先生的考证 ,该寺始见于吐蕃统治

时期的巳年 (789) ,至北宋淳化五年 (994)犹存[4 ]630。开元二十九年时 ,沙州无安国寺存在的证明 ,

而且敦煌的安国寺从未加“大”字。其实“大”字旁边补写着一个小小的“京”字 ,衣川先生未录 ,我们

在电脑中把图像放大 ,可以看得非常清晰。此“京”字当补于“大安国寺”前 ,指的是京师长安的著名

寺庙大安国寺。

第 6行“忏悔”:衣川先生录作“□晦”,似误。

第 9行“金刚不坏”:衣川作“金刚大德”。

第 14行 :“传菩萨戒和尚沙门”的名字“道建”,衣川缺而未录。此二字为传戒沙门签名 ,草体 ,

较难辨识 ,审其字形 ,似作“道建”,作为僧名 ,于文义亦通。但亦不敢肯定 ,为行文方便 ,文中即以

“道建”称之。

第 20行“今”字 :衣川先生作空格 ,今据残划补录。

第 20行“於”字 :衣川先生作空格 ,今据荒川正晴先生所见原卷补录。

第 20行末字缺文 ,衣川先生录文无 ,视所缺纸幅 ,当有一字 ,所缺疑为“所”字 ,属下读。

第 23 - 25 行文字衣川先生标点为 :“未来菩萨 ,当受当学当作 ;现今菩萨 ,今 □□□时学即拟

行 ,当来作佛。如 (汝)等善男子、善女人等 ,能持不 ?”今改为 :“未来菩萨当受当学当作 ,现今菩萨今

□□□时学 ,即拟行当来作佛。如 (汝)等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持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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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高楠顺次郎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4卷 ,大正一切经刊行会 1934年版 ,第 2127号 ,第 306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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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安大安国寺

《开元廿九年 (741)授戒牒》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目前所见最早的菩萨戒牒 ,而且告诉了我们这样

一个事实 :开元二十九年二月九日 ,唐朝都城长安大安国寺的授戒师道建来到沙州 ,作为传授菩萨

戒和尚 ,在敦煌县大云寺主持了一次菩萨戒授受仪式。按菩萨戒可授予僧俗两界 ,史籍所记一般为

有威望的僧人主持授戒仪式 ,如唐代贞观初期玄琬为皇太子、诸王等授菩萨戒 ①,永徽二年 (651)玄

奘授菩萨戒予穀州刺史杜正伦等人[5 ]158 ,法藏为中宗、睿宗的菩萨戒师 ②。开元二十九年沙州大云

寺的授菩萨戒仪式中 ,也有“众多善男子、善女人等”,说明这是一场僧俗两界都参加的大型受戒

仪式。

我们先来看看京师大安国寺是一所什么样的寺院。大安国寺在长安街东长乐坊。宋敏求《长

安志》卷八记载 :“朱雀门街东第四街 ,即皇城东之第二街。街东从北第一长乐坊。后改延政坊。大

半以东 ,大安国寺。睿宗在藩旧宅 ,景云元年立为寺 ,以本封安国为名。宪宗时 ,吐突承璀盛营安国

寺 ,欲使李绛为碑文 ,绛不肯撰。后浸摧圯 ,宣宗欲复修 ,未克而崩。咸通七年 ,以先帝旧服御、及孝

明太皇太后金帛、俾左神策军再建之。《酉阳杂俎》曰 :红楼 ,睿宗在藩时造。元和中 ,广宣上人住此

院 ,有诗名 ,时号为‘红楼集’。”[6 ]107

妹尾达彦先生推断成书于开元十年 (722)的韦述《两京新记》记述的是 :“大半以东 ,大安国寺。

睿宗在藩旧宅 ,景云元年立为寺 ,以本封安国为名。”[7 ]37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补充了一些内

容 :“《寺塔记》:东禅院亦曰木塔院。院门西北廊五壁 ,吴道玄弟子释思 (道)画释梵八部 ,不施彩色 ,

尚有典型。《名画记》:安国寺有吴道玄、杨廷光、尉迟乙僧画。《南部新书》:长安名德多聚安国寺。

《唐语林》:刘相国瞻任大理评事日 ,饣亶粥不给 ,尝于安国寺相识僧处谒餐。段成式《寂照和尚碑》:

自长庆中、宝历末、大和初 ,皆驾幸安国寺。”[8 ]70

根据上述地理书的记载 ,附以相关文献材料 ,我们可以得知大安国寺的大体情形 :该寺位于长

安城东北角的长乐坊 ,这里北面是大明宫 ;东面原是禁苑 ,开元后改作十六王宅 ;西面是翊善坊 ,南

面是大宁坊 ,多为贵族、宦官、禁卫将军及皇子所居之地。大安国寺基址位于长乐坊的东半边 ,这里

原是睿宗的本宅 ,景云元年 (710)睿宗即位 ,这里立为佛寺 ,即用睿宗本来所封的“安国相王”的封号

为寺名 ③。据说 ,睿宗当时“尝施一宝珠 ,令镇常住库 ,云值亿万”,传说这是大食国 (阿拉伯帝国)进

贡的宝珠 ,后来被一识宝的胡商买走 ④。虽然已经改作佛寺 ,但睿宗本宅的一些建筑并未拆除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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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详见《续高僧传》卷二二《唐京师普光寺释玄琬传》,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0卷 ,第 2060号 ,第 616页。

详见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0卷 ,第 2054号 ,第 284页。

《唐会要》卷四八 :“景云元年九月十一日 , 敕舍龙潜旧宅为寺 , 便以本封安国为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 第

992页。

《太平广记》卷四 ¯二《宝二》之《水珠》载 :“大安国寺 ,睿宗为相王时旧邸也。即尊位 ,乃建道场焉。王尝施一宝珠 ,令镇常

住库 ,云值亿万。寺僧纳之柜中 ,殊不为贵也。开元十年 ,寺僧造功德 ,开柜阅宝物 ,将货之。见函封曰 :‘此珠值亿万。’僧

共开之 ,状如片石 ,赤色 ,夜则微光 ,光高数寸。寺僧议曰 :‘此凡物耳 ,何得值亿万也 ? 试卖之。’于是市中令一僧监卖 ,且试

其酬直。居数日 , 贵人或有问者。及观之 ,则曰 :‘此凡石耳 ,瓦砾不殊 ,何妄索直 !’皆嗤笑而去。僧亦耻之。十日后 ,或有

问者 ,知其夜光 ,或酬价数千。价益重矣。月余 , 有西域胡人 , 阅市 (‘市’原作‘寺’,据明抄本改)求宝 ,见珠大喜。偕顶戴

于首 , 胡人贵者也。使译问曰 :‘珠价值几何 ?’僧曰 :‘一亿万。’胡人抚弄迟回而去。明日又至 , 译谓僧曰 :‘珠价诚值亿万 ,

然胡客久 ,今有四千万求市 ,可乎 ?’僧喜 ,与之谒寺主。寺主许诺。明日 ,纳钱四千万贯 ,市之而去。仍谓僧曰 :‘有亏珠价

诚多 ,不贻责也。’僧问胡从何而来 ? 而此珠复何能也 ? 胡人曰 :‘吾大食国人也。王贞观初通好 ,来贡此珠。后吾国常念

之。募有得之者 ,当授相位。求之七八十岁 ,今幸得之。此水珠也 ,每军行休时 ,掘地二尺 ,埋珠于其中 ,水泉立出 ,可给数

千人 ,故军行常不乏水。自亡珠后 ,行军每苦渴乏。’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 ,有顷泉涌 ,其色清冷 ,流泛而出。僧取饮

之 ,方悟灵异。胡人乃持珠去 ,不知所之。”(出《纪闻》)中华书局 1961年版 ,第 3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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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元和 (806 - 820)中诗僧广宣上人住其中 ,于是成为文人雅集之所 ,白居易等人都曾有诗

吟诵 ①。

大安国寺作为睿宗的本宅所捐之寺 ,其在位时一定大力崇修过 ,但睿宗很快下台 ,其子玄宗继

续修饰 ,其中“佛殿 ,开元初玄宗拆寝室施之”[9 ]247 ,可见玄宗为表孝心 ,对此寺的修缮非常重视。这

从大安国寺汇集了盛唐许多画坛名手的作品也可见一斑。据会昌时段成式所撰《寺塔记》记载 :“长

乐坊安国寺。东禅院亦曰木塔院 ,院门北西廊五壁 ,吴道玄弟子释思道画释梵八部 ,不施彩色 ,尚有

典刑 (型) 。”[9 ]247晚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所载更详。当时还能够看到

的安国寺壁画有 (序号为笔者所加) :“(1)东车门直北东壁 ,北院门外 ,画神两壁及梁武帝郗后等 ,并

吴画 ,并题。(2)经院小堂内外 ,并吴画。(3)西廊南头院西面堂内南北壁 ,并中三门外东西壁梵王、

帝释 ,并杨廷光画。(4)三门东西两壁释天等 ,吴画 ,工人成色 ,损。(5)东廊大法师院塔内 ,尉迟画

及吴画。(6)大佛殿东西二神 ,吴画 ,工人成色 ,损。(7)殿内维摩变 ,吴画。(8)东北涅　变 ,杨廷光

画。(9)西壁西方变 ,吴画 ,工人成色 ,损。(10)殿内正南佛 ,吴画 ,轻成色。”[ 10 ]173 - 174

大安国寺也是许多高僧大德驻锡之地。《宋高僧传》卷一七《唐京兆大安国寺利涉传》云 :“释利

涉者 ,本西域人也 ,即大梵婆罗门之种姓。夙龄强志 ,机警溢伦 ,宗党之中 ,推其达法。欲游震旦 ,结

侣东征 ,至金梭岭 ,遇玄奘三藏 ,行次相逢 ,礼求奘度。既而群经众论 ,凿窍通幽 , 特尔远尘 ,归乎正

道 ,非奘难其移转矣。奘门贤哲辐凑 ,涉季孟于光、宝之间。其为人也 , 犹帛高座之放旷。中宗最

加钦重 ,朝廷卿相感义与游。开元中 ,于安国寺讲《华严经》, 四众赴堂 ,迟则无容膝之位矣。檀施

繁炽 ,利动人心。”[11 ]卷一七 ,419 - 420因为大安国寺所在的大宁坊是靠近大明宫的官人集中居住地 ,所以

利涉在此很容易与朝廷卿相们交游。而从利涉开元中讲经的情况 ,也可以看出当时大安国寺的

盛况。

开元以降 ,大安国寺仍然是长安重要的寺院之一。宋人钱易《南部新书》戊部说 :“长安⋯⋯名德

聚之安国。”[12 ]67段成式《寂照和尚碑》云 :“自长庆 (821 - 824)中、宝历 (825 - 827)末、大和 (827 - 835)

初 ,皆驾幸安国寺。”[13 ]8238德宗、宪宗、敬宗、文宗都曾驾幸大安国寺 ②,显然其一直受到皇家的供

养。武宗会昌五年 (845)诏天下毁佛废寺 ,安国寺亦在其列。后宣宗欲复修之 ,未克而崩。咸通七

年 (866) ,懿宗以先帝旧服御及孝明太皇太后金帛俾左神策军再建之。

可以说 ,长安的大安国寺是京城中最重要的寺院之一 ,因为它是由皇家宅邸改建而成 ,所以一

直受到李唐皇室的关照 ,也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皇家供养的寺院。开元二十九年大安国寺的僧人前

往沙州授戒 ,并不是偶然的 ,他显然是被挑选出来作为皇家寺院的代言人来到敦煌的。

三、长安佛教文化对敦煌的影响

这件戒牒为我们探讨盛唐时期都城长安佛教文化对边境城市沙州的影响问题 ,提供了宝贵的

信息。我们注意到 ,作为授戒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释道建还用了 14天的时间 ,为大云寺僧众宣讲

了《御注金刚经》、《法华经》、《梵网经》三部经典。这样的内容在我们所见到的授菩萨戒牒中是没有

出现过的 ,值得关注。

《金刚经》是大乘佛典中十分重要的一部 ,其篇幅不大 ,却涵盖了大乘般若空宗思想的精华 ,因

此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唐玄宗为了推行儒、释、道三教并重的政策 ,从三教中各选一本典籍 ,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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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杨巨源《送定法师归蜀 ,法师即红楼院供奉广宣上人兄弟》,白居易《广宣上人以应制诗见示因以赠⋯⋯居安国寺红楼院

以诗供奉》,陈至《红楼院》,雍陶《安国寺赠广宣上人》,李益、广宣、杜羔《红楼下联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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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进行注释 ,颁行天下。与儒家的《孝经》、道教的《道德经》并列的 ,就是佛教的《金刚经》。敦煌歌

辞《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唱道 :“历代以来无此帝 ,三教内外总宣扬。先注《孝经》教天下 ,又

注《老子》及《金刚》。”[14 ]734

《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一四记 :“时圣上万枢之暇 ,注《金刚经》,至 (开元)二十三年著述功毕。

释门请立般若经台 ,二十七年其功终竟。僧等建百座道场。七月上陈 ,墨制依许。八月十日 ,安国

寺开经。九日暮间 ,西明齐集 ,十日迎赴安国道场 ,讲御注经及《仁王般若》。”①由此可知 ,开元二十

三年玄宗注《金刚经》毕功 ,到二十七年长安僧人立般若台 ,其年八月九日僧众在西明寺集合 ,十日

赴大安国寺道场讲《御注金刚经》和《仁王般若经》。从这里可以看出 ,长安大安国寺是开始宣讲《御

注金刚经》的地方 ,很可能为了纪念《御注金刚经》撰成而立的般若台 ,就在大安国寺内。不到两年

后的开元二十九年二月九日 ,从大安国寺出发的道建和尚来到沙州 ,在沙州大云寺宣讲玄宗新撰的

《御注金刚经》,这不能不说是带有某种政治宣传的意思 ②,就像武则天向各地颁送《大云经疏》

一样。

沙州大云寺应当是武周时期的官寺 ,但开元十六年 (728)唐玄宗下令每州立开元寺为官寺 ③,

沙州也有开元寺 ,因此开元二十九年时的大云寺已经不是官寺 ,但仍然是和龙兴、开元同等重要的

沙州寺院 ,道建在此讲经 ,可能和为该寺僧人授戒有关 ,也可能是沙州当时的法会就设在大云寺。

《御注金刚经》在此宣讲 ,给敦煌的民众灌输了最新的精神营养。

衣川贤次先生在《唐玄宗〈御注金刚般若经〉的复原与研究》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御注金刚经》的

流行情况 ,并指出现存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御注金刚经》的存在[2 ]。敦煌写本 S. 2068《御注金刚

经》可以和我们讨论的戒牒所记道建宣讲事迹相印证。

道建在沙州大云寺宣讲的第二部经典是《法华经》, 即《妙法莲华经》。这本经书也是大乘佛

教的根本经典 , 鸠摩罗什的译本盛行于世 , 在中古中国社会流传广远 , 影响甚巨。敦煌写本中这

本经的抄本有数千部之多[15 ] , 可以看出社会上读诵、抄写、供养此经的人数之多。对于唐朝僧

人来说 , 这大概是官府规定要读诵的主要经典。最近 , 吐鲁番巴达木 113号墓发现了一件《唐龙

朔二年 (662) 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的原本 , 其中记载僧人的“学业”, 就把诵读《法华经》

放在首位 ; 而吐鲁番旧出《武周证圣元年 (695) 五月西州高昌县崇福寺转经历》中 , 记录在前

面的新剃度僧人读《法华经》, 而后面大概法腊稍长的僧人则是转读《大智度论》④[16 ]231 - 235。从

吐鲁番出土文书来看 ,《法华经》是年轻僧人尤其要诵读的经本 , 因此道建在授戒法会上宣讲是

有其道理的。

与《御注金刚经》和《法华经》相比 ,《梵网经》才是和授戒活动直接相关的经典。《梵网经》两卷 ,

鸠摩罗什译 ,上卷讲卢舍那佛为释迦牟尼佛解说菩萨修道阶位的四十法门 ,下卷主要说菩萨戒的十

重四十八轻戒相[ 17 ]。该经“是所有菩萨戒经在中国流通得最广的一种”[18 ]344 ,是汉地传授大乘戒的

主要典据 ,特别是在 5 - 10世纪 ,成为汉地律典的热点 ,菩萨戒的代表 ,并对净土教的礼佛忏悔和禅

宗的清规都产生了直接影响[ 19 ]243[20 ]75。在现存 50件敦煌戒仪文书中 ,《梵网经》系菩萨戒仪所占的

比重最大[20 ]78。对比开元二十九年戒牒的文字和内容 ,无疑许多都是直接承袭自《梵网经》的 ,如

《梵网经》卷下说 ,卢舍那佛“为此大众 ,略开百千恒河沙不可说法门中心地 ,如毛头许 ,是过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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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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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5卷 ,第 2157号 ,第 878页。

《宋高僧传》卷一四《唐越州法华山寺玄俨传》记 :“开元二十四年 ,帝亲注《金刚般若经》,诏颁天下 ,普令宣讲。都督河南元

彦冲躬请俨重光圣日 ,遂阐扬幽赞 ,允合天心。”这条材料可以作为道建赴沙州宣讲《御注金刚经》的注脚。

《唐会要》卷五 “̄杂记”条载 :“(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 , 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 ,改以‘开元’为额。”

关于以上两件文书的讨论 ,见孟宪实《吐鲁番新发现〈唐龙朔二年 (662)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载《文物》2007 年第 2

期 ,第 50 - 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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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已说 ,未来佛当说 ,现在佛今说 ,三世菩萨已学当学今学”①。卢舍那佛接下来讲解十重罪时说 :

“若受菩萨戒不诵此戒者 ,非菩萨非佛种子。我亦如是诵。一切菩萨已学 ,一切菩萨当学 ,一切菩萨

今学。”②《开元廿九年 (741)授戒牒》云 :“过去诸佛菩萨已受已学已成佛竟 ,未来菩萨当受当学当

作 ,现今菩萨今□□□时学 ,即拟行当来作佛。”可见戒牒中的字句及思想是对经文承袭、整合的结

果。因此可以断定 ,该戒牒是纯粹的《梵网经》系的菩萨戒牒 ,而道建在授戒法会上宣讲《梵网经》,

则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开元二十九年来到沙州讲经、授戒的释道建 ,应当是大安国寺中有一定律学修养的人物。上一

节主要从政治和文化艺术层面介绍了大安国寺的情形 ,实际上 ,大安国寺也一直是长安城中一个重

要的律学中心 ,许多有名的持律大德曾在此活动。

唐朝初年长安最有名的律僧无疑是创立南山宗的道宣 (596 - 667) 。显庆三年 (658) ,西明寺落

成 ,道宣被任命为该寺的上座。道宣著述丰富 ,弟子众多。《宋高僧传》卷一四《唐京兆西明寺道宣

传》说 :“受法传教 ,弟子可千百人。其亲度曰大慈律师 ,授法者文纲等。”[11 ]卷一四 ,329 - 330。虽然我们

尚无材料可以说明大安国寺的律学与道宣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从《宋高僧传》等材料中 ,可以看出一

些间接的联系。如《唐京兆西明寺崇业传》载 ,文纲的弟子崇业“学毗尼于文纲之法集”,至景云元

年 ,“睿宗圣真皇帝操心履道 ,敕以旧邸造安国寺 ,有诏业入承明熏修别殿 ,为帝授菩萨戒 ,施物优

渥 ,佥回舍修菩提寺殿宇 ,抑由先不畜盈长之故也”[11 ]卷一四 ,342。可见 ,睿宗在舍宅造大安国寺的同

时 ,请崇业入内殿 ,给自己授菩萨戒。由此或可以推知新立的安国寺的戒法 ,应当同样采用睿宗推

重的崇业一系的律学。又如释玄俨先师事富春僧晖 ,后在光州岸师 (道岸)处受具戒。“(释玄俨)后

乃游诣上京 ,探赜律范 ,遇崇福意律师 (满意)并融济律师 ,皆名匠一方 ,南山上足 ,咸能升堂睹奥 ,共

所印可。由是道尊戒洁 ,名动京师。安国授记 ,并充大德。”(《唐越州法华山寺玄俨传》) [11 ]卷一四 ,342

崇福意律师即满意 ,是相部宗创始人法砺的弟子 ,也曾从道成学习 ,与怀素同学 ,世称西塔律师。据

本传 ,满意也是南山宗道宣的上足弟子 ,而玄俨登堂入室 ,成为他的学生。到大安国寺建立时 ,玄俨

成为该寺的大德。

从玄俨的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出 ,当时京城里虽然有道宣的南山律、满意的西塔律和怀素的东塔

律三个宗派 ,但他们之间并没有特别严格的界限 ,有些年轻僧人在寻师问道时是向各派高僧学习佛

法。比如释辩才在荆州玉泉寺受具足戒 ,天宝十四年 (755)以前 ,他“闻长安安国寺怀威律师、报恩

寺义颁律师 ,法门具瞻 ,师资表率 ,遂伏膺请业 ,有疑必决 ,无义不通 ,厕于二宗 ,推为上首”(《唐朔方

龙兴寺辩才传》) [ 11 ]卷一六 ,387。又如释昙一 ,“开元五年 ,西游长安 ,依观音寺大亮律师传毗尼藏 ,崇圣

寺檀子法师学唯识、俱舍等论 ,安国寺印度沙门受菩萨戒”(《唐会稽开元寺昙一传》) [11 ]卷一四 ,352。据

梁肃《越州开元寺律和尚塔碑铭》③,此安国寺的印度沙门即密教开元三大士之一善无畏 ,其律学体

系是和中国系统的南山、西塔、东塔不同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 ④。可见 ,开元时大安国寺的律学有

着不同的系统 ,且兼容并蓄。过去研究者受后代佛教宗派的影响 ,总是想把唐朝的某个僧人或某个

寺院指为属于某个宗派 ,其实这往往不是历史事实。

小野胜年先生指出 ,《唐大和尚东征传》所记随鉴真东渡日本的大安国寺僧道抗、　光可能是律

22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37卷

①

②

③

④

详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24卷 ,1484号 ,第 10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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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 ,这也表明大安国寺自盛唐以来与律宗有很深的关系 ①。按《东征传》记天宝二年 (743)鉴真一行

从扬州出发打算出海时 ,正是海盗猖獗的时期 ,有些人因此退缩 ,道航说“今向他国 ,为传戒法 ,人皆

高德 ,行业肃清”[ 21 ]43 ,表明他是传戒律僧无疑。因此 ,小野先生的推测可以接受。这两个大安国寺

的僧人 ,汪向荣先生整理本《唐大和尚东征传》作“道航”、“澄观”[21 ]39。值得注意的是 ,道航其实是

当时宰相李林甫之兄林宗的家僧 ,所以李林宗曾写信给扬州仓曹李凑 ,让扬州方面造大舟送他们出

境。后来因为僧人内部矛盾 ,道航等被诬告与海贼联络而下狱 ,多亏道航的这层关系 ,才解救了

大家[ 21 ]39 - 46。

道航、澄观随日本僧人荣叡、普照离开长安的时间是天宝元年 ,和道建开元二十九年或此前一

年去敦煌的时间非常相近。虽然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大安国寺律僧的资料不多 ,但已有的资料告诉

我们 ,大安国寺的律僧不仅东渡日本 ,而且西到敦煌 ,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传扬菩萨戒的律学思想。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 ,除了以洛阳为首都的武则天时期外 ,高宗时期和玄宗初期 ,长安律学的中

心应当在道宣所在的西明寺和满意、怀素所在的崇福寺 (西太原寺) ,但是到了玄宗中后期 ,大安国

寺因为与皇家的特殊关系 ,日益成为重要的律宗重镇。到了代宗大历十三年 (778) ,曾诏两街临坛

大德一十四人齐至大安国寺 ,来定夺《四分律》新、旧两疏的是非 ,令临坛大德如净等于大安国寺律

院佥定一本流行。德宗建中元年 (780) ,《新佥定〈四分律〉疏》十卷完成 ,进呈给新即位的德宗。最

后在圆照的努力下 ,德宗允许原来的新旧两疏并行不废 ②。这次重要的调整律宗内部问题的会议

在大安国寺召开 ,充分体现了大安国寺的重要地位。

大安国寺僧道建在开元二十九年前往沙州授戒 ,同时宣讲佛经 ,他带给敦煌的应当不仅仅是戒

律。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许多戒律写本可以证明 ,长安的戒律思想和实践已经由道建以及许

多不知名的僧人传入敦煌。盛唐时期敦煌莫高窟出现的一些新的画样 ,如绘制于天宝年间

(742 - 755)的第 103窟南壁西侧大型向心式《法华经变》,就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前的特征来 ③。

虽然我们不能说其中一些经变画就是开元末年从京师来的僧人直接带来的画样 ,但确实为我们考

虑一些莫高窟壁画受长安的影响提供了思考的空间。本文第二节所介绍的安国寺一些佛教壁画的

题材 ,也同样见于敦煌莫高窟 ,两者的关系 ,有待探讨。

更值得注意的是 ,在莫高窟第 323窟东壁门两侧的初、盛唐壁画上 ,绘有一组表现僧人宁肯舍

身也要严守戒律的图画 ,它们和同一洞窟南北两壁所绘佛教感应故事画以及西壁的瑞像雕塑一起 ,

构成莫高窟一个十分独特的洞窟。马世长先生指出 ,这些戒律画的榜题表明 ,其内容主要出自《大

般涅　经》,同样的戒律内容也见于《梵网经》[22 ]。巫鸿先生进一步指出 ,这个洞窟中所绘感应故

事、戒律画以及瑞像雕塑 ,都和南山律师道宣的学说有关 ,而道宣有弟子千百人 ,河西也应有其追随

者 ,因此这个洞窟与道宣有密切关系 ,或许这个洞窟就是律宗授“菩萨戒”的戒坛所在 ④。这个壁画

的绘制可能早于道建的到来 ,但从道宣的西明寺律僧和大安国寺律僧的关系来看 ,道建的沙州之行

必然继续着道宣律学在敦煌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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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详见小野胜年《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解说篇》,京都法藏馆 1989年版 ,第 71页。按 ,小野所据《东征传》版本所记

僧名作“道抗”、“　光”,后文所引汪向荣校注本作“道航”、“澄观”。

此事见《宋高僧传》卷一五《唐京师西明寺圆照传》,第 376 - 379页。参看徐文明《东塔宗的传承与流布》,戒幢佛学研究所

编《戒幢佛学》2002年第 2卷 ,第 471 - 475页。

该图见《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 ,文物出版社 1987年版 ,图 153。更清晰的图版见贺世哲编《敦煌石窟全集》7《法华经

画卷》,第 72页 ,图 61。参看贺世哲《敦煌壁画中的法华经变》,载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经变篇》,甘肃

民族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148 - 153页。

参见巫鸿《敦煌 323窟与道宣》,载胡素馨编《佛教物质文化 :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

社 2003年版 ,第 333 - 348 页 ;又收入《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下 ,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第

418 - 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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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俄藏敦煌文书《开元廿九年 (741)授戒牒》,我们知道 ,开元二十九年二月 ,唐朝都城长安大

安国寺僧人释道建 ,曾经受命来沙州主持授戒仪式 ,并宣讲唐玄宗刚刚编纂完毕的《御注金刚经》以

及《法华经》、《梵网经》。此举为长安佛教与敦煌佛教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 ,通过两地的联系 ,长安

新的佛典、画样、艺文等都传入敦煌 ,给敦煌佛教文化增添了光彩 ,也为今后我们探讨长安与敦煌的

关系问题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

(本文完稿后 ,承张涌泉、衣川贤次、荒川正晴、朱玉麟、季爱民、朱立峰诸位订补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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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讯 : 2007年 4月 20日至 21日 ,由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及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

心发起主办的“第三届科技政策与管理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科教发展战略论坛”在杭州召开。本次会议的

宗旨是 :深化认识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路径 ,把握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这一关键 ,培育良好的创新氛围 ,构建

充满活力的创新机制 ,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知识和人才支撑。会议围绕创新文化与创新机制、

科技伦理与道德、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间的关联与作用、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培养与

使用、面向自主创新的科教政策与管理等主题进行了主题发言及交流讨论。各专家学者就技术科学的创新

功能与强国战略、我国创新能力建设政策、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培养、产学研合作、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开放条

件下的自主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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